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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马格里布地区现代国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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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格里布地区位于亚非欧三洲交界地带，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

意义，是世界多种文明的交汇之地，历史上曾多次受到外族入侵。 本文认

为，马格里布地区的地缘政治演变对现代国家构建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

响：一方面，各国的民族政策及其历史编纂差异使马格里布地区诸国民族

文化认同与定位呈现多元性与模糊性特征，妨碍了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及其对国家的认同。 另一方面，多次异族入侵与伊斯兰体制历史遗产等地

缘政治因素导致了前现代关系与政教合一思维的根深蒂固，不利于在该地

区推行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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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格里布”（Ｍａｇｈｒｅｂ）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日落之地”，引申为“西部”。 中

世纪时，阿拉伯人远征北非，抵达大西洋，以为到了世界的最西端，因而称当地为“马
格里布”，泛指今天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 传统上，马格里布地区主要指摩洛哥、阿
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 １９８９ 年马格里布联盟成立后，马格里布地区又囊括了利比亚

和毛里塔尼亚。 本文主要探讨传统意义上的马格里布地区三国的民族国家构建问题。
历史上，马格里布地区屡遭外族入侵，曾沦为腓尼基的殖民地，之后相继被纳入

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版图。 在腓尼基人、罗马人、
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与法国人的影响下，地中海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非洲文

明等不同文明在该地区汇聚与相互激荡，构成了马格里布地区鲜明的地缘政治特

征，即不同统治民族的交替出现成为该地区历史长河中的突出现象。
马格里布地区三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同时也是初建不久的年轻国度。 阿尔及利

亚与突尼斯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摩洛哥王国则是阿拉维王朝的延续，三
国都曾遭遇过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 二战结束后，三国成为边界较为明确的

独立主权国家，采用了不同的政治制度。 但是，仅从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角度看，三国

从传统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仍面临重重障碍。 “阿拉伯晴雨表” （Ａｒａｂ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２００７ 年的调查显示，在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仅有 ３６．４％和 ３４．１％的民众

认为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或“摩洛哥人”①。 另据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与非洲司

令部调查，２０１３ 年仅有 ３０％的突尼斯民众将自己视为“突尼斯人”，到 ２０１５ 年，这一

比例仅增长了 ８％②。
作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的始发地，北非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

高度关注，学者们在反思政治变局直接诱因的同时，也开始探讨长期困扰该地区

发展进程中的国家构建问题。 目前，关于北非国家构建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埃及和

利比亚两国。③ 相比之下，有关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马格里布地区核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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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利比亚国家构建的研究参见韩志斌：《地缘政治、民族主义与利比亚国家构建》，载《历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０－１４５ 页；闫伟、韩志斌：《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５－１３３ 页；Ｚａｈｒａ Ｌａｎｇｈｉ，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２， ２０１４， ｐｐ． ２００－２１０。 有关埃及国家构建的研究参见毕健康：
《文明交往、国家构建与埃及发展》，载《西亚非洲》 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１ 期，第 ３６－４９ 页；Ｋｉｒｋ Ｊ． Ｂｅａｔｔｉｅ， “Ｎａｓｓｅｒｓ
Ｅｇｙｐｔ： Ａ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ａｒａｈ Ｃ． Ｍ． Ｐａｉｎｅ， 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３２－１５０； Ｒａｍｙ Ｈａｎｎａ ａｎｄ Ｊｅｒｅｍｙ
Ａｌｌｏｕｃ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ｉｌ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Ｆｉｌｉｐｐｏ Ｍｅｎｇａ
ａｎｄ Ｅｒｉｋ Ｓｗｙｎｇｅｄｏｕｗ， ｅｄｓ．，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８， ｐｐ． ８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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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集中探讨三国的经济模式①和民族冲突②。 本文在学界

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拓宽研究的时空范围，以地缘政治为切入点，考察马格里布地区

现代国家构建的背景与挑战，尝试为学界思考和理解当前马格里布地区局势的发展

提供一种新视角。

一、 外族入侵与马格里布地区地缘政治的演变

地缘政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不同学者中有不同的理解，主流观点认为地缘

政治是指“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如何发生影响”③。 客观而言，

地缘政治是一个动态过程，且不同时空背景下对各国政治的相互影响程度各异。 具

体到马格里布地区，斯皮克曼（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Ｊ． Ｓｐｙｋｍａ）的“边缘地带论”与科恩（Ｓａｕｌ Ｂ．

Ｃｏｈｅｎ）的“地缘战略辖区”理论曾将之列为影响世界局势的边缘地带④。 但其实不

然，马格里布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曾是兵家必争之地，且在外来文明角

逐的地缘政治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碎片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复合型的民族文化。

马格里布地区的原住民为柏柏尔人。 早在公元前 ２１ 世纪，马格里布地区的平原

和山区中就已出现了一些相互隔绝的柏柏尔部落，这些部落生活在原始公社，以狩

猎和畜牧业为生。 约公元前 １２ 世纪，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向西南扩张，在马格里

布沿海海岬和附近岛屿建立殖民点，成为马格里布地区最早的外来居民，并与柏柏

尔原住民融合，产生了布匿人（Ｐｕｎｉｃｓ）。 随着腓尼基人贸易活动的开展，一些定居点

成为繁荣的殖民贸易城邦，其中迦太基（Ｃａｒｔｈａｇｅ）最为强大，也最为有名。 随后数百

年间，迦太基逐渐控制了马格里布地区大部分腓尼基人的殖民城邦，至公元前 ５ 世纪

已经发展成为雄踞西地中海的强国，势力范围遍及马格里布地区、西班牙南部和东

部、科西嘉岛、撒丁岛及西西里岛西部等。 布匿文明对本土柏柏尔人影响较大，后者

将布匿崇拜仪式融入了他们的民间宗教。 马格里布地区原住民最初信奉万物有灵

论，乞灵于风雨和阳光等自然力，之后开始接受布匿人的多神信仰，包括对最高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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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２ 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５９６ 页。
Ｓａｕｌ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Ｃｏｈｅｎ，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ｎｈａｍ： Ｒ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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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阿勒（Ｂａａｌ）及女神塔尼特（Ｔａｎｉｔ）的崇拜等。①

马格里布地区因与欧洲隔地中海相望，自古以来对欧洲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

义。 公元前 ２６４ 年至前 １４６ 年，迦太基与地中海北岸的罗马人爆发了长达数百年的

战争，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马格里布地区随之成为罗马帝国的非洲行省，但罗马人

在三次布匿战争中损失惨重。 在彻底打败迦太基后，罗马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破

坏迦太基的一切建设成果”②，致使马格里布地区此前灿烂的城邦文明遭遇毁灭性打

击。 在重塑当地城市格局与大规模移民③的同时，罗马人将拉丁文作为官方文字，同

时将罗马多神信仰传入马格里布地区，与原有的迦太基多神崇拜融合，形成颇具当

地特色的多神信仰体系。 例如，布匿文化的巴阿勒神被等同于罗马主神朱庇特，塔

尼特女神被等同于朱诺·卡雷斯提。④ 基督教兴起之前，迦太基的神庙中同时供奉

着朱庇特、朱诺、弥涅乐瓦、塔尼和萨图恩等神，其中既有迦太基旧有的神祇，又有罗

马人传入的神祇。⑤ 基督教诞生并传入马格里布地区后，基督教文化在一些城市中

兴起，基督教堂渐具规模，且出现了奥古斯丁等对基督教发展影响深远的神学家。

４ 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后，马格里布地区东西部分别被纳入拜占庭帝国和汪达

尔—阿兰王国的领土范围。 公元 ６４７ 年，上埃及总督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奉第三

任哈里发奥斯曼之命，率领一万步兵和一万骑兵进攻突尼斯，拉开了阿拉伯人西征

马格里布地区的序幕。⑥ 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地区历时 ６０ 多年，止于 ７１０ 年大西

洋港口城市丹吉尔的沦陷。 阿拉伯人的到来给马格里布地区带来了阿拉伯语和伊

斯兰教，对该地区产生了持久影响。 相比之下，马格里布地区“阿拉伯化”的过程比

“伊斯兰化”漫长得多。 直至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马格里布地区才真正完成了阿拉

伯化。 不过，马格里布地区使用的阿拉伯语同标准阿拉伯语相去甚远，它杂糅了标

准阿拉伯语、柏柏尔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元素，形成了被称为“达里加”

（Ｄａｒｉｊａ）的独特方言。

与腓尼基人和罗马人一样，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地区的征服主要体现在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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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ｎａｒｄ Ｍａｒｃｅｌ Ｐｅｙｒｏｕｔｏｎ，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ｕ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Ｐａｒｉｓ： Ａｌｂ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 １９６６， ｐ． ２１．
［美］Ｍ．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马雍、厉以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５ 年

版，第 ４４９－４５０ 页。
公元前 １２３ 年，古罗马颁布移民法案，将罗马比较富裕的公民向南部意大利和北非的殖民地进行移

民，以解决人口过剩和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 法案颁布后，从罗马城和意大利北部向北非的移民多达 ８ 万人。
参见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１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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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ｕｍｐ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Ｅ．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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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而广大乡村与偏远山区依然保留着古老的家族、部落首领权威，形成了截然

不同的城乡二元风貌①。 尽管马格里布地区伊斯兰化的过程较快，但在偏远山区与

广大农村地区，人们更青睐苏菲主义②，并将其与部落风俗和政治传统相融合，形成

了带有神秘主义特征的伊斯兰信仰体系，且各地出现以部落首领为精神领袖、以家

族或部落为主体成员的苏菲教团。 同时，虽然西迁的阿拉伯人口逐渐超过本土的柏

柏尔人，成为第一大民族，但他们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地区。 许多内陆山区仍然是

以柏柏尔人为主体民族、以塔马齐格特语（Ｔａｍａｚｉｇｈｔ）为主要语言的文明圈。

８ 世纪，随着阿拔斯王朝对西部疆域的控制力减弱，马格里布地区出现了柏柏尔

人抵抗阿拉伯人统治的运动，导致该地区陷入分裂。 诸多短命的柏柏尔王朝不断交

替，直至 １６ 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马格里布地区中部与东部地区，今天的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等国才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 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分支族裔萨阿德人和

阿拉维人先后在马格里布西部地区（大致相当于今摩洛哥）建立封建王朝，后者延续

至今。

与阿拉伯帝国相比，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方式更为松散，帝国分别建立了以阿尔

及尔和突尼斯市为中心的“摄政国”，由奥斯曼帝国任命的帕夏③（Ｐａｓｈａ）担任最高

长官。 但帕夏的实际权威非常有限，行政区长官贝伊④（Ｂｅｙ）们各自为政，成为所辖

城区的实际控制者，而内陆山区和南部沙漠则由各大柏柏尔部落所控制。⑤ 在马格

里布地区西端，由于阿拉维王朝控制力衰弱，摩洛哥虽然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但国

内呈分裂割据之势。 １６～ １９ 世纪，马格里布地区各地分离主义趋势日益增长，并对

现代马格里布地区诸国疆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摄政国

的大致范围奠定了当代两国的疆界基础，而奥斯曼帝国与阿拉维王朝的边界大体上

决定了当代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边界走向。⑥

新航路开辟后，作为贯通地中海与非洲南部的战略要地，马格里布地区成为西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ｂｄａｌｌａｈ Ｌａｒｏｕｉ，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ｇｈｒｉｂ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Ｅｓｓａｙ， Ｒａｌｐｈ Ｍａｎｈｅｉｍ， ｔｒａｎ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ｐ． ８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ｉｌｌ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 １２．

“苏菲”（Ｓｕｆｉ）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羊毛”。 苏菲主义主张穿羊毛粗衣，倡导俭朴禁欲的生活方式。
在 ７～８ 世纪时，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思潮出现。 早期的苏菲主义主要提倡苦行、禁欲，反对奢侈、浮华。 至阿拔斯

王朝时期，苏菲主义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印度的瑜伽学派以及佛教等外来思想，逐渐发展为一种具有神秘色

彩的宗教思潮。 参见哈全安：《中东史：６１０～２０００ 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３０１ 页。
又译“巴夏”、“帕沙”，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
又译“贝格”、“巴依”、“伯克”，该职位是奥斯曼帝国时对地区行政长官的尊称，次于帕夏。
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一九一八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３５０－３５１ 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ｉｌｌ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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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殖民者向亚非拉地区扩张的重要枢纽，日益强盛的欧洲列强开始觊觎地中海南岸

各国。 法国等欧洲列强同奥斯曼帝国进行反复博弈后，法国最终分别于 １８３０ 年、

１８８１ 年和 １９１２ 年占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大部分土地。 摩洛哥狭长的北

部沿海地带被西班牙纳入势力范围，丹吉尔海港则成为国际共管区。

除了侵占良田、掠夺矿产与农产品资源以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外，欧洲殖民者

主要使用文化同化与分而治之的手段在马格里布地区推行文化殖民政策。 法国占

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摩洛哥后，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创办法阿①双语学校与纯

法语学校，并规定政府公文与公共场所的标语、公告牌一律采用法语书写。 １９３８ 年，

法国甚至在阿尔及利亚颁布 ３ 月 ８ 日法令，规定标准阿拉伯语为外语。② 同时，法国

人开设教会学校，宣扬“天主教是最好的宗教”，同时贬低伊斯兰教，声称伊斯兰教是

导致伊斯兰世界落后的主要原因。③ 此外，殖民者通过在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之间

制造矛盾来分化被征服文明。 鉴于一千多年来阿拉伯人较柏柏尔人为强势族群，法

国人刻意宣扬柏柏尔民族比阿拉伯民族更具“欧洲特性”，更具民主与世俗的潜质。④

综上所述，异族在马格里布地区的统治呈现出几大特征：其一，各族在征服马格

里布地区后均实行文化同化政策，将自身语言作为当地的官方语言，并制定人口移

民政策以改变当地人口构成，同时注重在当地推广自身信仰、服饰等；其二，由于统

治马格里布地区的外族通常来自较远的地中海北岸或东岸，马格里布地区长期作为

帝国的边缘行省或属国而存在；其三，外族对马格里布地区的统治权威与控制力集

中在沿海城市，而广大内陆地区权力分散，家族与部落首领、地方行政长官成为家

族、部落或地区内部的实际统治者。

二、 民族主义运动与马格里布地区三国的建立

从 １９ 世纪到 ２０ 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催化了马格里布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

与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马格里布地区诸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两个

·０８·

①
②

③

④

法国人创办的双语学校中教授的阿拉伯语为马格里布方言达里加，而并非阿拉伯标准语。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ｅｎｒａｂａｈ，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１， ２００４， ｐ． ６３．
Ａｌｉｓｏｎ Ｔａｒｗａｔｅｒ，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ｏｄａｙ， ”

Ｈｏｗａｒ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 ／ ／ ｃｉｔｅｓｅｅｒｘ． ｉｓｔ． ｐｓｕ． ｅｄｕ ／ ｖｉｅｗｄｏｃ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ｄｏｉ ＝ １０．１．１．４９３．３３３２＆ｒｅｐ ＝ ｒｅｐ１＆ｔｙｐｅ ＝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８ 日。

Ｂｒｕｃｅ Ｍａｄｄｙ⁃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ｂｅ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Ｏｆｒａ Ｂｅｎｇｉｏ
ａｎｄ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Ｂｅｎ⁃Ｄｏｒ， ｅｄｓ．，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９，
ｐｐ． ３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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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一） 自发地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阶段

由于各地沦为殖民地的时间先后不一，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发生时间也不尽相

同。 １９ 世纪，反法抵抗运动最先在阿尔及利亚爆发。 由于殖民势力集中在城市，疏

于对偏僻山区的防范，在阿尔及利亚山区聚居的柏柏尔人首先开展了反殖民运动。

早期的抵抗力量主要以苏菲教团为单位，呈现出自发、分散的特征。 在诸多教团中，卡

迪里教团①（ａｌ⁃Ｔａｒｉｑａｈ ａｌ⁃Ｑａｄｉｒｉｙｙａｈ）领袖阿卜杜·卡迪尔（Ａｂｄｅｌｋａｄｅｒ Ｅｌ Ｄｊｅｚａｉｒｉ）所

指挥的抵抗运动实力最强。 １８３２～１８３４ 年，该教团曾迫使法国承认其对阿尔及利亚

西部地区的管辖权。 除卡迪里教团外，其他自发抵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教团包括拉赫

玛尼教团、达尔卡瓦教团等。②

同阿尔及利亚相比，突尼斯和摩洛哥被占领的时间较晚，首轮民族独立运动爆

发于 ２０ 世纪以后。 阿尔及利亚卡比利亚山区等柏柏尔人强烈抵抗的前车之鉴，使得

法国殖民者加强了在突尼斯与摩洛哥山区与农村地区的戒备。 因此，摩洛哥激烈的

反殖民抗争首先在西属殖民地爆发。 在柏柏尔人阿卜杜·克里姆（Ａｂｄ ａｌ⁃Ｋｒｉｍ ａｌ⁃

Ｋｈａｔｔａｂｉ）领导下，里夫地区的柏柏尔人击退西班牙军队，于 １９２３ 年建立里夫部落联

邦共和国。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前，马格里布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种族主义色彩和地域

主义特征。 反殖民运动多发生在偏远山区，主体力量为柏柏尔村落。 各地抵抗运动

具有自发性，且各自为战、力量分散，没有形成统一的部署。 早期马格里布地区的反

殖民运动虽然基于反抗外敌的情感，但尚未形成现代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反抗运

动实为“卡比利亚地区的独立运动”或“里夫地区的独立运动”，而非“阿尔及利亚的

独立运动”或“摩洛哥的独立运动”，因而第一阶段的民族主义运动只能被称为传统

的或前现代的民族主义运动。 由于这一时期马格里布地区的反殖民运动影响力局

限于偏远山区，加之斗争力量分散和装备落后，同欧洲殖民者的实力甚为悬殊，极易

被各个击破，无论是“阿卜杜·卡迪尔埃米尔国”（Ｅｍｉ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ｂｄｅｌｋａｄｅｒ）还是“里夫

共和国”（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Ｒｉｆ）都在数年内迅速夭折。

·１８·

①

②

卡迪里教团是 １２ 世纪在巴格达创立的苏菲教团。 １５ 世纪时，包括卡迪里教团信徒的一批难民从安达卢

西亚逃亡马格里布地区，此后逐渐在当地发展壮大。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ｎｄｒé Ｊｕｌｉｅｎ，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ｌｇéｒｉ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 Ｌａ Ｃｏｎｑｕêｔｅ ｅｔ Ｌｅｓ Ｄéｂｕｔｓ ｄｅ Ｌａ 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１８２７－１８７１ ，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９６４， ｐ． ９６； Ｅｄｍｏｎｄ Ｄｏｕｔｔé， ＬＩｓｌａｍ Ａｌｇéｒｉｅｎ ｅｎ ｌＡｎ
１９９０， Ａｌｇｅｒ： Ｇｉｒａｌｔ， １９００， ｐｐ． ７５－７７； Ｇｅｏｒｇｅ Ｒ． Ｔｒｕｍｂｕｌｌ ＩＶ，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１８７９－１９１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２５－１２６．



北非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二） 自觉的民族主义运动阶段

进入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大量前往欧洲参加一战的马格里布地区军事人员

返回本土，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被带入了马格里布地区，加之当时阿拉伯地区

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潮广泛兴起，马格里布地区的民族意识显著增强，诸多意识形态

各异的现代民族主义团体次第出现。① 随后，马格里布地区民族主义运动从乡村与

偏远山区转移到城市，其主体也由柏柏尔人转向人数更多的阿拉伯人，争取独立的

传统观念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想所取代。

２０ 世纪 ３０ 至 ５０ 年代，影响马格里布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三

股：第一，工人阶层为主体、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共产党；第二，以民族资产阶级

为主体、以自由民族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包括突尼斯的宪政党、新宪政党，摩洛哥的

行动委员会②，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人民党、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拥护阿尔及利亚

宣言民主联盟等；第三，以宗教学者和精英为主体、以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潮为指导的

社团组织，其典型代表是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贤哲会③，特点在于宣扬“一族一教（阿

拉伯民族与伊斯兰教）”，如伊斯兰贤哲会公开声称“阿拉伯语是我的语言，伊斯兰教

是我的宗教”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股力量并非像早期反殖民力量那样彼此孤立，

而是相互联系与合作密切。 民族独立运动朝着组织性更为严密、活动更为自觉的方

向发展。

二战期间，法国戴高乐流亡政权为打击法西斯势力，向马格里布地区民众许诺，

只要该地区援助法国人抵抗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法国将承认马格里布地区诸国独

立地位。 二战胜利后，法国殖民当局却出尔反尔，最终招致马格里布地区民族解放

运动集中爆发，三国的多股民族主义潮流出现合流态势。

１９４６ 年，突尼斯以新宪政党为核心的各派民族主义力量共同掀起了争取独立的

新高潮，终于在 １０ 年后与法国签订《法突联合议定书》，实现了国家独立。 １９５７ 年，

新宪政党⑤成为突尼斯执政党。 在阿尔及利亚，１９５２ 年拥护《阿尔及利亚宣言》的民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ｉｌｌ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ｐ． ２４．

１９３７ 年和 １９４４ 年该党先后更名为“民族党与独立党”。
伊斯兰贤哲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Ｕｌｅｍａ）是阿卜杜·哈米德·本·巴迪斯（Ａｂｄｅｌｈａｍｉｄ

Ｂｅｎ Ｂａｄｉｓ）于 １９３１ 年在阿尔及利亚创建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组织，旨在通过回归经训、推动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

振兴阿尔及利亚社会。
Ｊｏｈｎ Ｒｕｅｄ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ｐ． １３４－１３５．
该党自 １９５７ 年以来长期为突尼斯的执政党。 １９６４ 年新宪政党更名为社会主义宪政党，１９８８ 年再次

更名为宪政民主联盟。 ２０１０ 年底突尼斯爆发“阿拉伯之春”后，宪政民主联盟于次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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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联盟、共产党、伊斯兰贤哲会与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共同组建民族解放阵线与

民族解放军，历经多年奋战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阵线也在独立后成为执政党。

在摩洛哥，１９５５ 年民族主义者组成民族解放军，以阿特拉斯山区为起点同殖民者展

开武装斗争，次年收复西属摩洛哥和丹吉尔，并迫使法国废除《非斯条约》，承认摩洛

哥独立。 独立后的摩洛哥更名为摩洛哥王国，尽管保留了阿拉维王朝统治，但国家

开始实行以国王为最高领袖、国王与议会共同执政的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

总体上看，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现代国家构建的轨迹具有相似性，受到

大国干预的影响。 但三国具体的国家构建过程亦呈现出个体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区

别在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均在民族独立后建立了共和国，而摩洛哥则采用了君

主立宪制。 此种差异与各国不同的历史传统及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大国的角色密

不可分。

首先，阿尔及利亚自 １６ 世纪成为奥斯曼帝国行省以来就已失去君主制传统，而

摩洛哥由于未曾被纳入奥斯曼帝国行省，其君主制的历史存续了 １２ 个世纪，当前的

执政王朝阿拉维王朝统治了摩洛哥长达 ３ 个多世纪。 尽管突尼斯独立前也存在君主

制，但侯赛因王朝为奥斯曼帝国驻突尼斯行政长官于 １８ 世纪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而

建，君主制的统治基础不如摩洛哥稳固。 其次，摩洛哥君主穆罕默德五世在民族解

放运动初期阶段已积极投身反殖民斗争，较早确立了执政合法性，而突尼斯的侯赛

因王朝则与民族主义者保持距离，故而在突尼斯独立后难逃被废黜的命运。 最后，

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曾支持穆罕默德五世，力保其在摩洛哥的统治①，但在突尼斯君

主制的存废问题上却置身事外，也是造成摩洛哥与突尼斯建立不同政体的重要原因。

三、 地缘政治演变对马格里布地区现代国家构建的影响

现代国家是人类社会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②，也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

主题。 现代国家的建设包括基于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构建和基于权力分享的民主

国家构建。 在地缘政治演变过程中，马格里布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内部民族关系、文

化认同、语言教育冲突和伊斯兰因素，对诸国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构建进程产生

了深远影响。

·３８·

①

②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Ｗｙｒｔｚ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１９１２ － １９５６，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９， ｐ． ３３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ｐ． １１６．



北非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一） 地缘政治演变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民族国家的构建既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结合的过程，也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

“想象的共同体”①。 马格里布地区多种文明交汇与碰撞的地缘政治在某种程度上阻

碍了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对国家的认同。

第一，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 由于地处亚欧非交界地带，马格里布地区

极易遭受外来民族的入侵，造成民族碰撞与冲突。 ７ ～ ８ 世纪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

地区后，阿拉伯民族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体民族，而作为原住民的柏柏尔人则被边

缘化，成为少数民族。 １９ 世纪，面对欧洲人的入侵，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一道展开抵

抗。 然而，作为马格里布地区的主体民族与反殖民运动的主力，突尼斯、阿尔及利亚

和摩洛哥的阿拉伯人在国家独立后延续了民族主义运动中“一族一教”的口号，推行

自上而下的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 三国均承认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通过兴修清真

寺、在全国中小学增设伊斯兰课程推进伊斯兰化进程。 阿尔及利亚还将周五（伊斯

兰教聚礼日）、周六定为法定休息日。 同时，三国均推动公立中小学的标准阿拉伯语

教育，增设教授伊斯兰教的课程。 由于马格里布地区缺乏能够熟练使用标准阿拉伯

语授课的教师，三国还时常从埃及引进外教。②

然而，片面强调主体民族主义的政策使得曾经与阿拉伯人并肩作战的柏柏尔人

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柏柏尔文化随之成为边缘文化。 马格里布地区诸国不仅没有

制定保护与推广塔马齐格特语的政策，而且阿拉伯政客常常抨击柏柏尔民族流行的

苏菲派是落后的、非正统的伊斯兰教。 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

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主体民族极易受到“次”民族主义的挑战，后者试图“褪去

这个‘次级’的外衣”。③ 作为马格里布地区的原住民，柏柏尔人长期对阿拉伯人的

入侵与压制极为不满。 此种情绪在法国人“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下被进一步激化。

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中，柏柏尔人作出过巨大贡献，却没有在独立后享受与阿拉

伯人同等的待遇。 于是，反殖民运动中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未在民族独立后立刻

消退，而是在柏柏尔人聚居地得以延续。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阿尔及利亚爆发过多

次柏柏尔人的反政府运动，其中规模较大的两次运动是 １９８０ 年的“柏柏尔之春”与

２００１ 年的“黑色春天”。 在摩洛哥，“人民运动党”、“柏柏尔民主党”等柏柏尔政党纷

·４８·

①
②

③

许纪霖：《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第 ９２～９４ 页。
Ｍｏｈａｎｄ Ｓａｌａｈ Ｔａｈｉ， “Ａｌｇｅｒｉａ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Ｈｏｐ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２， １９９５， ｐ． ２１４．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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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兴起。 柏柏尔人分别在 １９９４ 年与 ２００４ 年举行示威抗议活动，并与摩洛哥政府发

生冲突。

第二，统一文化认同的缺失。 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构建“共同文

化”是民族构建的一项关键性任务。 然而，多文明竞逐的地缘政治使马格里布地区

形成了包括非洲地缘特性、阿拉伯民族特征以及地中海文明特质的复合型文明，而

难以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 这也是马格里布地区诸国独立以来，长期在本土文化问

题上存在分歧的原因所在。 尽管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独立以来致力于在全

国范围内普及标准阿拉伯语教育，但不少政客、学者与民间人士认为，标准阿拉伯语

并非马格里布地区的日常用语，也是一种强加于本土民族的“外来语”。 在他们看

来，马格里布地区方言作为当地人的习惯语言，并未受到应有的保护与尊重。 时至

今日，仍有不少政客提出“方言进课堂”的议案。 而更多政治精英主张把法语和法国

殖民统治区别对待，认为学习法语有助于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马格里布地区

良好的法语基础恰好是该地区相较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重要优势，因而应当继续保

持而非放弃法语教学。 “方言派”、“法语派”的主张受到了地区国家伊斯兰主义者的

猛烈攻击。 后者常常援引法国殖民者曾经允许方言教学、打压标准阿拉伯语的做

法，试图说明“方言派”与“法语派”一样，是殖民者的代言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都在官方主导下开展了自上

而下的阿拉伯语化运动，但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掌权精英多为具有法国留学背

景、熟练掌握法语、崇尚法国文化的人群，他们以法语为骄傲，在行政管理与交流中

依然使用法语，并将自己的子女从小送入双语学校接受教育。 于是，阿拉伯语化运

动的结果是使法语成为“贵族语言”，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和影响资源分配的重

要因素。 在突尼斯，１９ 个国家部委中仅有 ３ 个部委完全使用标准阿拉伯语文书。 在

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虽然多数部门都要求使用阿语文书，但熟练掌握法语几乎是

入职政府机关的必备敲门砖。 对于仅在公立学校接受阿拉伯语教育的年轻人来说，

高等教育的选择范围极为狭窄，阿拉伯研究与宗教研究成为他们的主要出路。 至于

就业，不懂法语让他们几乎与体面、高薪的职业绝缘。①

第三，民族与文化自信的缺乏。 文化自信与民族振兴是构建民族认同的必由之

路。 多文明竞逐的地缘政治使不同民族与文化进入马格里布地区。 在此过程中，该

·５８·

①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Ｄａｏｕｄ， “Ａｒａｂ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Ｔｈｅ Ｔｕｇ ｏｆ Ｗａ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２， Ｎｏ． １，
１９９１； Ｇｅｏｒｇｅ Ｊｏｆｆé， “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９，”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Ｊｏｆｆｅ， ｅ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２， ｐｐ． １１８－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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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在不同文化碰撞中陷入迷茫，以至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与突尼斯独立后，无法

像埃及、伊拉克，乃至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等中东国家那样从本土文化中进行民族

寻根，从而获得文化自信。① 至于“迦太基文明”、“罗马文明”等马格里布地区历史

上的辉煌时刻总是与殖民侵略记忆相伴，属于“他人的辉煌”，而非“自我的辉煌”。

与此同时，多元异质文化的交融在塑造马格里布地区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色之

余，也让该地区陷入族群归属的尴尬。 诚然，共同的教义和信仰基础，深厚的民族渊

源，特别是共同的历史和命运，使当代马格里布地区的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东岸的阿

拉伯—伊斯兰文明具有一定的认同度。 但马格里布地区诸国城市中，多数人口的法

语好过标准阿拉伯语的文化现状又使其在地中海东岸国家面前感到某种文化自卑。

此外，马格里布地区三国至今仍属于法语圈国家，但法国未曾平等对待马格里布国

家，甚至连已经移民法国的北非裔居民也常常遭遇法国社会的歧视。 如此一来，马

格里布地区诸国陷入既非“柏柏尔国家”，亦非典型的“阿拉伯国家”，更不属于“西方

国家”的尴尬境地。

（二） 地缘政治演变对民主国家构建的影响

除了民族国家构建，民主国家构建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另一个基本构成形式与重

要任务。 作为现代政治体制，民主化的实质在于权力的制衡与民众广泛的政治参

与。 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将世界各民族的国家构建方式分为公民模式

（ｃｉｖｉｃ ｍｏｄｅｌ）和族群模式（ｅｔｈｎｉｃ ｍｏｄｅｌ）两种，认为后者广泛存在于亚非和东欧地

区，其特点在于对血统和谱系的认同超过领土，对语言和习俗等本土文化的重视超

过法律。② 马格里布地区的地缘政治演变对于该地区各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前现代关系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 从古罗马到法国殖民统治时代，异族

对马格里布地区的统治集中在部分北部沿海城市，而广大内陆地区呈现权威破碎化

结构。 这一地缘政治演变的遗产在当代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摩洛哥三国依然清晰

可见，家族认同、部落认同乃至地域归属感普遍高于国家认同，不利于现代民主与多

元文明的变革。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均开展了政治民

主化试验，然而成效不彰。 这既是由于执政精英往往借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选举

舞弊与操纵屡见不鲜，也与民主文化缺失导致的政治参与不成熟密切相关。 ２０１１ 年

“阿拉伯晴雨表”在阿尔及利亚的民调数据显示，５５．３％的人表示会考虑候选人是否

·６８·

①
②

黄民兴：《论 ２０ 世纪中东国家的民族构建问题》，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６ 年第 ９ 期，第 １６ 页。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 Ｓｍｉ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ｅｎｇｕｉｎ， １９９１， ｐｐ． 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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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人来自同一家族或部落。① 于是，先天性的血亲关系与地域归属感超过了后天

性基于利益与理念而建立的关系，致使选举政治与政党政治带有鲜明的传统血缘色

彩与庇护特征。

２０１０ 年底“突尼斯革命”爆发后，突尼斯政府全面解除建党禁令，执政党也随着

宪政民主联盟的解散而不复存在。 然而，就在突尼斯开展选举之际，该国出现了一

百多个政党，但却鲜有共同政治目标与明确施政纲领的现代政党。 大多数政党规模极

小，有的甚至是仅由数十名乃至数名来自同一家族、部落或地区成员建立的亲友团式的

“泡沫党”，导致突尼斯政坛上政党频频重组，大大阻碍了突尼斯政党政治走向成熟。

第二，伊斯兰体制的遗存不利于世俗化改革与政教分离制度的建立。 从 ７ 世纪

阿拉伯帝国攻占北非到 １９ 世纪法国殖民统治之前，马格里布地区长期实行伊斯兰政

教合一的体制，国家政治首脑与宗教领袖同为一人，宗教学者具有司法解释权与裁

定权。 摩洛哥阿拉维王室以圣裔后代自居，并籍此获得政权合法性。 在阿尔及利亚

和突尼斯，由于反殖民主义运动后期以“一族一教”为口号，且独立后新兴政权加强

伊斯兰教育，致使两国难以推行彻底的世俗化政策。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突尼斯政府将

达尔文进化论与大爆炸理论纳入理科教学内容，２００５ 年阿尔及利亚教育部取消大学

入学考试的伊斯兰科目等世俗化措施，都在本国内部引发了巨大争议乃至抗议。②

“阿拉伯晴雨表”２０１１ 年民调显示，７０．６％的阿尔及利亚民众认为候选人的宗教虔诚

度是其投票时考虑的重要因素；２０１３ 年民调显示，４６．２％的阿尔及利亚人、４９．１％的

摩洛哥人在不同程度上认为基于伊斯兰教法、无选举或政党的体制适合本国。 同一

民调还显示，５８．１％的突尼斯人、７６．３％的阿尔及利亚人、７７．８％的摩洛哥人认为政府

与议会应当制定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法律。③

第三，弱者心态、保守心理与媚外心态并存阻碍了政府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模

式的改革。 长期的地缘政治博弈与外族入侵给马格里布地区带来多次战乱与动荡，

影响着当地人的思维方式与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

一方面，马格里布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弱者心态与对大国的恐惧心理，将国家

目前的发展困境归咎于外族入侵与殖民历史。 同时，不少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

·７８·

①
②

③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 ．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ｅｎｒａｂａｈ，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 ６， ２００７， ｐｐ． ２２５－２５２；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Ｆａｏｕ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３，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ｍｅｃ． ｏｒｇ ／
２０１２ ／ ０８ ／ １３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ｉｎ⁃ｅｇｙｐｔ⁃ａｎｄ⁃ｔｕｎｉｓｉａ⁃ｐｕｂ－４９０７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８ 日。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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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建议的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改革乃是“另有阴谋”，

倘若本国政府采纳此类建议会有损于本国利益。 “阿拉伯晴雨表”２０１３ 年民调显示，

当被问及阿拉伯世界发展受限的原因时，仅有 １１．７％的阿尔及利亚人、２５．６％的摩洛

哥人、３７．７％的突尼斯人认为完全是内部因素所致，更多的受访者认为完全是外部因

素所致或内外因素兼有导致发展受限；当被问及能否接受外部对于改革的要求时，

４３．４％的摩洛哥人、５５．８％的突尼斯人、８０．９％的阿尔及利亚人表示不能接受。① 此种

心态被不愿放权的统治精英加以利用与放大，形成恶性循环，严重阻碍了地区国家

自由化与民主化进程。

另一方面，作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马格里布地区长期缺乏民族自信，导致当

地居民在恐惧大国阴谋的同时也对大国充满向往。 ２０１０ 年盖洛普民调显示，在希望

定居他国的人群中，７５％的阿尔及利亚、６０％的突尼斯人与 ５０％的摩洛哥人表达了移

居法国的愿望，而排行第二的理想目的国是沙特阿拉伯。② 这两个国家一个是曾经

殖民马格里布地区的西方国家，另一个是典型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看似风马牛不

相及，但其实两国都是地理位置相邻、马格里布人接触较多的地区大国。 据突尼斯

外交部直属的海外突尼斯人办公室 ２０１１ 年公布的数据，目前突尼斯海外移民人口

中，从事教育与科学研究者占比 ２５％，从事商业活动者占比 ２２％，医学行业者约占比

１１％。③ 可见，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占据马格里布地区海外移民的主力军，而大量资

产与人才的双重流失，不利于国家的改革与发展。

四、 结　 语

马格里布地区的地缘政治演变是横向维度的文明碰撞、外族入侵历史与纵向维

度的马格里布民众文化认同和身份归属交互影响的结果，对该地区阿尔及利亚、突

尼斯和摩洛哥三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受外族入侵者的民族政

策以及历史编纂的影响，马格里布地区诸国的认同呈现多元性与模糊性特征，并存

在对于柏柏尔、古罗马、阿拉伯、法国及非洲等多元异质文化的认同，缺乏统一的文

·８８·

①
②

③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 ．
Ｎｅｌｉ Ｅｓｉｐｏｖａ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ｅ Ｒａｙ， “Ｏｎｅ ｉｎ Ｆｏｕｒ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ｔｏ Ｍｉｇｒａｔ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Ｕｎｒｅｓｔ，” Ｇａｌｌｕｐ

Ｎｅｗｓ， Ａｐｒｉｌ ２９，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ｇａｌｌｕｐ．ｃｏｍ ／ ｐｏｌｌ ／ １４７３４４ ／ ｏｎｅ⁃ｆｏｕｒ⁃ｎｏｒ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ｄｅｓｉｒｅｄ⁃ｍｉｇｒａｔｅ⁃ｕｎｒｅｓｔ．ａｓｐｘ，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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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ＴＥ），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ｔｅ．ｎａｔ．ｔｎ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ｕｓｅｒ＿ｕｐｌｏａｄ ／ ｄｏｃ ／ 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ｔｕｎｉｓｉｅｎｎｅｓ＿ａ＿ｌ＿
ｅｔｒａｎｇｅｒ＿２０１１．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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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认同。 当代马格里布地区不仅难以建立政治文化共同体，而且陷入了文化定位的

尴尬与身份归属的缺失，从而导致民族文化自信的极度缺乏。 其次，多次外族入侵

史引发弱者心态与媚外心态并存，外族入侵者“外紧内松”的统治模式导致前现代关

系根深蒂固，而伊斯兰体制的历史遗产则致使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体制难以确立。

这些因素也是当前阻碍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摩洛哥三国自由化与民主化进程的重

要因素。

二战后马格里布地区诸国实现了主权独立，形成了边界较为明确的国家，但各

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之路依然漫长而曲折，面临多重困境。 其一，在多种文明竞逐的

地缘政治和大国频繁干预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部族社会和地方政治元素遗留至今，

造成当前马格里布地区高度分裂型和冲突型的社会。 其二，２０１０ 年底突尼斯爆发

“革命”后，法国、美国、土耳其等世界强国与地区大国积极介入该国事务、输送资本

与扶植代理人，凸显了当前马格里布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围绕该地区展开

的大国博弈依然激烈，并对诸国内政产生深刻影响。 更糟糕的是，独立后阿尔及利

亚、突尼斯与摩洛哥政府的失能加剧了三国的国家构建困境。 后“革命”时代的突尼

斯面临恐怖袭击频发、安全秩序混乱、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等困境。 其邻国阿尔及利

亚与摩洛哥政权虽然避过“革命”，但布特弗利卡总统与穆罕默德六世国王 ２０１１ 年

所承诺的政治经济改革至今进展缓慢，且两国也同突尼斯一样面临高失业率与通货

膨胀等经济社会问题，以致近年来两国抗议示威时有发生。 政府执政能力的孱弱严

重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增加了三国建立国家认同与民族自信的难度。 在此背

景下，如何打破现代国家构建的困境与国家政府失能的恶性循环，成为当前马格里

布地区诸国面临的重要挑战和严峻考验。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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